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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语教育与族群认同、语言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多元文化一起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现象。作为一种全球性的

教育现象，发展至今，双语教育亦显现出一种全球性的困境镜像，这种困境的形成与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国际国内

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不同类型的双语教育国家都进行着各自的突破理路。从已有的双语教育政策及推行

效果来看，当一国的双语教育走进困境的时候，智慧地认知多元文化的实质，进行 “顶层设计”，推行真正意义上的

多元文化政策才是合理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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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承

担着保存传统文化价值的使命。世界上大部分多民族、多

语言国家都有明确具体的关于民族语言以及协调不同语言

关系的政策法规。［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１９５１年的报告

中就指出懂得一门世界性语言能够帮助增强民族之间的了

解，应鼓励掌握世界性语言的教学。鲁宾 （Ｒｕｂｉｎ）在 《双

语教育与语言规划》（１９７９）一文中阐述了双语教育规划之

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城市教育教授Ｏ·加

西亚 （Ｇａｒｃｉａ）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双语教育所面临的

挑战和重要性。［２］ （ＰＰ．１１－１２）正因如此，世界上大约有

１２５个国家的宪法涉及语言政策；有７８个国家确定了一种

官方语言或国语，有１８个国家确定了两种官方语言或国

语，５个国家确定了三种官方语言或国语，４个国家确立了

四种官方语言或国语。［３］ （ＰＰ．１４－１５）显而易见，双语或

多语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教育镜像。就全球范围来看，在

后多元文化的当今世界，各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在某种程度

上都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双语教育实践处于繁荣之后的

“霜冻期”。为了有效地分析这些现象，我们区分了语言政

策的三个组成部分：（１）语言实践，即对语言库中各种语

言变体所做的习惯性的选择模式；（２）语言信仰或语言意

识形态，即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信仰；（３）语言规划

或语言管理，即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

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３］ （ＰＰ．７－８）我们将采

用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规划去分析一国的语言政策，

并在此基础上以全球视界探讨各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困境和

出路。

一、单语制国家双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为了分析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兰博特 （Ｌａｍｂｅｒｔ）根

据各国社会语言的总体状况把国家分为三类：（１）民族语

同质国家，如日本、中国和美国等； （２）双语制或三语制

国家，如瑞士、比利时、斐济和加拿大；（３）多民族多语言

混合型国家，如尼日利亚、印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民

族语言同质性国家通常认为它们的国语已经选定，所以，

语言政策的重点是关注标准语言形式的规范性，同时也适

当关注其他语言 （如外语）的学习，有时还制定本国语言

向国外推广的政策。而后两类国家则往往被困于由官方语

言的选择问题而引起的辩论中。［３］ （ＰＰ．６７－６８）冰岛是世

界上单语制最明显的国家之一，法国在语言意识形态和语

言管理方面也被认为是单语制的国家。

（一）冰岛

冰岛现有人口２７万，他们只使用一种语言———冰岛

语。虽然冰岛的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语言问题，但是从语言

实践的角度来看，英语和丹麦语在冰岛的使用范围非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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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早在１７世纪，丹麦语已经成为冰岛的商界用语，并被

上流社会广泛使用。

深入分析后，我们发现：民族主义和英语是影响冰岛

语言政策和双语政策的两大主要因素。在民族主义的影响

下，冰岛从１７世纪就开始了 “净化语言”运动，其目的只

有一个：排除冰岛语中的外来语元素。独特的地理位置让

冰岛 “净化语言”运动的目标指向了丹麦语。而这项运动

就是为了显示冰岛语与丹麦语的不同，并与之保持距离。

２０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冰岛出现了第二个语言敌

人———英语。１９４６年，仍然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冰岛为了

支持语言的净化运动成立了冰岛语言委员会 （ｔｈｅ　Ｉｃｅｌａｎｄ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９年受英语的巨大影响，冰岛进行

了教育改革，其改革的重点是改变丹麦语和英语在冰岛的

地位。改革之后，学校推迟了丹麦语的学习时间，减少了

丹麦语的学习内容；但是提前了英语学习的时间，增加了

英语学习的内容。［３］ （ＰＰ．７０－７２）

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规划深刻地影响着一国的

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许多国家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

原因正是因为在其官方语言之外，还存在着另一语言的广

泛使用。但冰岛是个特例。从１７世纪开始，冰岛就在民族

主义的影响下开始了针对丹麦语的 “净化语言”运动。然

而，冰岛的语言政策并没有改变丹麦语在冰岛广泛使用的

现实。因此，冰岛的语言政策与语言实践存在着深刻的矛

盾。在这对矛盾的张力下，当代冰岛的学校中已有少量的

时间用于丹麦语的学习。但是，丹麦语仍然没有作为教学

语言出现在冰岛的学校教学中。当代冰岛的语言政策面临

的困境是：继续在民族主义驱动下抑制丹麦语的发展，还

是认可丹麦语在冰岛广泛运用的语言实践？英语，随着全

球化的发展展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将英语看

作一种语言资源而大力发展英语教育，因为英语对于推动

一国的经济展示了巨大的作用。受英语的影响，冰岛也开

设了英语课程的学习，然而它同样没有开设双语教育课程。

很多双语教育研究专家已经通过许多实证研究证实了双语

教育对于个体学习语言和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无

论是面对国内丹麦语广泛使用的语言实践现实，还是面对

全球化进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英语语言，冰岛都需要实

施双语教育去应对这一问题。

（二）法国

法国，作为单语制国家的另一个典型代表，从语言意

识形态和语言管理方面来看是单语制国家。但是，在语言

实践中，法国和冰岛相比更具有语言多样性。《民族语》杂

志列出了法国境内使用的３７种语言，其中有７种语言的使

用者超过５０万人。它们是阿尔萨斯语、巴斯克语、布列塔

尼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语以及

卡拜尔语。另外还有５种语言的使用者超过２０万人。［３］

（ＰＰ．７７－７８）

法国国内语言的多样性不言而喻，但历史上法国双语

教育的政策反复不定，时而被推崇，时而又被禁止。究其

原因，我们认为 “语言认同”和 “共和同化”是影响法国

语言政策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用语言信仰这一维度

来分析，就不难发现，“语言认同”正是法国 “语言信仰”

的深刻表现。然而，法国的 “语言认同”又常常与中央集

权制的管理模式交织在一起对其语言政策形成双重影响。

早在１７９０年召开的法国宪法大会上，法国就接受了双

语制，通过了一些法令———支持把法语书写内容翻译成地

方语言及为双语教师加薪。然而，１７９１年，雅各宾派执

政，他们要求把国家发展成为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因

为教育至关重要，只有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语言，才能保证

教育的公平。平等比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雅各宾派确信，

只有统一的国家才能提供平等的机会。共同的语言才能支

持全国各地人们之间的交流。由于黎塞留和法兰西学术院

的努力，标准法语成为法国精英阶层的通用语言。法语成

了国家的象征，而其他地方语言则被禁止。在法国大革命

之初，法国的政党认为使用其他语言不是爱国的行为。这

种语言意识形态一直延续着，并在１９９４年颁布的 《杜蓬

法》（Ｔｏｕｂｏｎ　Ａｃｔ）中得到了重申：“根据宪法，法语是法

兰西共和国的语言，法语是法兰西共和国身份特点和文化

遗产的基本元素。”［３］ （ＰＰ．７５－７６）

从１９５１年起，法国政府做出了许多小的让步，允许学

校开设一些有关法国地方语言的课程。同样在１９５１年，法

国通过了 《戴克桑尼法》 （Ｔｈｅ　Ｄｅｉｘｏｎｎｅ　Ｌａｗ）。该法允许

法国的学校增设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加泰罗尼亚语和

奥克西坦语等课程。而且，这些地方语言被看作法国普通

教育的内容之一，每周的教学时间可达三小时。但是直到

１９７０年，这些地方语言的成绩才可算入总成绩，供学校授

予文凭用。１９７４年起，该表增加了科西嘉语，后来又增添

了许多其他的地方语言。自从１９９４年起，法国政府同意为

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的双语教学支付双语教师的工资。

自２０００年１月起，所有的法国小学生在１０岁时就开始学

习外语。在某些地区，学生在１３岁时可以选择一门本国的

地方语言作为第二外语。实际上，为了达到上述要求，法

国公立中学的学生 （在１５至１８岁之间）要学习两门外语，

理科学生在１６岁以后也要学习两门外语。然而，２００２年

１１月法国政府制定的一条规定又取消了以前制定的允许用

地方语言进行双语教育的决定。在法国一些地区 （例如，

阿尔萨斯），农业依然是主流，地方语言依然占有强势地

位。但是在米迪地区 （Ｍｉｄｉ），所有人 （不管男女）都需要

离开自己的村庄外出寻觅工作，因而村里原先的双语现象

就变成了现在的法语单语现象。正如布迪厄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２００１年所说，影响这种语言状况的因素不是语言政策，或

者说不仅仅是语言政策，而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

新世纪以来，受英语语言全球化的影响，法国政府在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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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法》中还增加了一项语言要求：学生要精通法语和掌握

两门外语。［３］ （Ｐ８６）

从法国双语教育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双语

教育受语言信仰——— “语言认同”的影响深远。而 “语言

认同”的根源在于 “共和同化”。从１８世纪起，法国的政

党就认为法语对于法国的国家统一有着深远的意义。尽管

政党更迭，但是法国政党对于法语与国家统一的认识并没

有改变多少。即使受到联合国和欧盟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权

利等政策以及英语作为全球广泛使用的语言的影响，法国

的双语教育也未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因此，法国双语教育

政策才会显得反反复复。

法国 “语言认同”的实质是对 “共和同化”的认可和对

“多元文化”的否定。世界上多元文化的批评者通常包含两

类群体：激进派和保守派。激进派批评多元文化教育是因为

他们相信它不能促进社会体制改革。保守派批评它则是因为

他们认为它会威胁社会现状，害怕它会毁掉传统的国家经验

（观念），导致民族国家的分裂，而且担心它可能会防碍少数

青年发展参加国家公民文化所必须的技能。［４］ （Ｐ３０）很明

显，法国之所以选择 “共和同化”而非 “多元文化”的初衷

也就趋同于保守主义表达的意思。双语教育作为国家重大的

政治问题，既涉及国家文化、民族和语言平等的根本问题，

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因此，面对复杂的双语教育现实，

双语教育规划或双语教育模式的实施，应该随着少数民族对

双语教育需求的变化，稳妥、渐进地推进。［１］然而，当代法

国双语教育的困境正是在于对双语教育的忽视和对多元文化

的排斥。要突破这一困境，法国需要直面当下法语的现状：

法语正处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英语的合围之中，忽视双语

教育政策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育政策，法国政府必然将

难以从这一困境之中挣脱出来。面对语言信仰和语言实践的

矛盾以及英语作为广泛使用的全球语言的影响，法国政府应

该适时改变法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法国政府真正

需要的是有着双语双文化的法国公民。在日益多元的法国社

会，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必然。然而，双语双文化的使用者却

可以减缓出现的种种文化摩擦。因为，只有通过双语教育才

可以培养双语双文化者，也只有双语双文化者才可以在发展

个人多语能力的同时，达到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乃至文化

认同的目的。双语双文化者对于文化差异有着较强的包容心

态，而这恰恰是法国当代政府应该选择双语教育的原因所

在。

二、双语制国家双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新加坡和加拿大是两个多年实施双语教育的国家。这

两个国家实施双语教育的初衷和实质各不相同：新加坡实

施双语教育的实质在于双语人才对新加坡产生的巨大经济

推动力；而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实质却是魁北克法语使用者

为了保障自身的法语语言使用权而多年斗争的结果。

（一）新加坡

新加坡是中国之外唯一以汉族 （华族）为主的多民族

多语言国家，共有四大民族，全国人口大约有３２０万人，

其中７６．８％为华人、１３．９％为马来人、７．９％为印度人、其

他族人口约占１．４％。［５］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由来已久，最早

可追溯到建国前的殖民地时期。１９５６年， 《新加坡立法议

会各党派华文委员会报告书》首次肯定了母语的教育地位

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开了双语教育的先河。１９６５年独立

以后，虽然社会政治和语言环境皆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新

加坡政府始终将双语教育视为是国家主流教育体系的基

石。［６］

１９６５年８月９日，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

国。李光耀当选第一任总理。１９６７年，新加坡停止了国语

（马来语）宣传周活动。同年９月，教育部强调英语对新加

坡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１９６７年以后，新加坡政府已经决

定放弃以马来语为主要语言和族际共同语的政策。１９７０年

以后，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多语政策进一步定型，一直延

续至今。新加坡的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同为官

方语言。马来语为国语，但英语为工作语言，具有国语的

实际地位。教育上坚持双语政策，各民族学生均须学习英

语，以作为共同语言，同时也需学习本民族语，作为保留

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媒介语。新加坡双语教育在取得巨大

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如下问题：第一，学生学业负担过

重。事实上新加坡在推行双语教育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很

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高质量的双语。即使是那些受过华

文教育，在家里讲华文的家长也发现孩子的华文水平并不

理想。此外，所有学生都必须达到双语教育的要求也不现

实，双语要求导致了较高的学业淘汰率。第二，双语教育

的实效性差。很多学生在英语水平提高的同时，母语水平

却相应地下降了。由于很少运用，华语水平越来越低。第

三，产生功能性单语现象。自１９７８年以来，新加坡在小学

和中学的课程中把英语作为第一重要语言，把母语作为第

二重要语言。因此，从总体上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不

平衡的双语教育，它加强了英语的优势，削弱了母语的地

位，影响了民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保留。第四，民族传

统文化衰退。新加坡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文

化认识不足，在思想价值观上出现真空。［７］ （ＰＰ．１４１－

１６６）

有学者认为：双语教育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法律和

政策层面的双语教育问题，二是学习与教学层面的双语教

育问题。［１］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恰恰存在这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从政策的角度来看，正是新加坡颁布的一系列的不

平衡双语教育政策造成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困境。政策的

不平衡性表现在：新加坡长期以来片面强调英语语言的教

学和运用，忽视华文的教学和运用。从双语教育史来看，

新加坡在推广华文运动中，恰恰忽视了新加坡母语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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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用。政策层面忽视母语教学与使用的后果是华文的进

一步衰退。双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表明，母语的学

习对于第二语言习得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加坡的双语教

育政策正是忽视了母语教学与运用的重要性，才导致了华

文的进一步衰落。重新审视华文以及华文背后深刻的文化

是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之一。第二，

从学习与教学层面来看，新加坡要想走出双语教育的困境，

必须推行真正意义上的华文教育，而不能片面地强调英语

的学习而忽略华文和母语的学习。将华文作为一门课程的

学习方式，并不是双语教育，而只能是将华文作为一门外

语的学习。因此，真正意义上推行双语教育，以双语双文

化为培养目标的双语教育才是新加坡突破双语教育困境的

唯一选择。此外，有效的双语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有效的双

语教育评估和问责、有效双语课程、有效双语教学、有效

人员素质、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有效的教学方法、有效

的家庭、社区以及政策和政府支持。［８］ （Ｐ７）这些因素共

同推动着有效双语教育的发展，而这也是新加坡双语教育

在教学方面应该突破的重要理路。

（二）加拿大

加拿大的文明源于北美土著文化，后来又衍生出了法、

英殖民地文化，逐渐形成以双语多元文化为特色的加拿大

现代文化。从１６０８年到１７５９年，法国在加拿大建立了殖

民地，同时建立了以魁北克为中心的法国人居住区———新

法兰西。法语是８０％以上的魁北克人的母语。在魁北克人

看来，语言和他们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息息相关，几个世纪

以来，魁北克人一直在为维护法语的地位而斗争。从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开始，魁北克民族主义觉醒。他们对加拿大人口

越来越明显的英语化，而法语人口的比例逐渐缩小表示忧

虑。近三十年来，魁北克省的历届政府，无论它们对魁北

克主权独立持何种态度，都在保护法语在魁北克省的地位

问题上利用国家机器采取了众多有意义且行之有效的措施。

１９６９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颁布了 《官方语言法》。魁北克

省在１９７４年也通过了本省的 《官方语言法》，第一次以法

律的形式确立了法语的单一官方语言的地位。１９７７年，魁

北克省又通过了 《１０１法》 （Ｂｉｌｌ　１０１／Ｌｏｉ　１０１），即著名的

《法语宪章》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自

１９６５年以来，浸入式双语教育在加拿大迅速扩展开来，有

超过２５万的讲英语的加拿大儿童进入了约１６００所左右的

法语浸入式学校。至今，在加拿大十个主要省份中只有魁

北克省在１９７１年至２００１年期间保持住了法语居民的比例。

这一成果的取得源于魁北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法语化措

施。［９］ （ＰＰ．２５－２９）

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双语教育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教学理论、第二语言学习理

论方面。第二，双语教育的政策方面。就加拿大双语教学

方面而言，加拿大法语浸入式存在着如下问题：其一，学

生的一些语法错误以及接受性技能和产出性技能之间存在

差异。此外，斯温 （Ｓｗａｉｎ）和拉普金 （Ｌａｐｋｉｎ）指出了浸

入式教学法的三个主要问题：（１）缺乏系统的、充分的错

误纠正；（２）语言输入局限在功能方面 （输入的语言几乎

全是关于课程内容或与学校有关的话题，而且为了保证学

生能够理解，输入的语法和词汇经常被简化）；（３）语言输

出不够 （学生进行持续性写作尤其是讲话的机会很少）。其

三，哈尔索尔 （Ｈａｌｓａｌｌ）认为浸入式教育中教师培训和课

程教材的开发存在严重问题。其四，彭斯 （Ｂｕｒｎｓ）认为浸

入式研究的效度存在问题。他认为这些评价是建立在 “对

项目或者参加项目的学生的本质特征没有充分了解的资料”

之上的，他强调 “细分学生的社会经济特征的重要性”。他

还指出很多评价过程中忽视的方面，如管理过程、资源；

教师和行政人员关于双语和双文化的教育理念以及对项目

的影响；教师培训机构的教育过程、政策、实践及影响；

课程指导方针和教学人员配置等。［９］ （ＰＰ．１１９－１３１）

从某种意义上讲，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发展代表着世界

双语教育的发展。因此，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困境不同于新

加坡，它的困境体现出的是双语教育领域在理论研究和实

践教学研究方面出现的困境。加拿大双语教育的突破需要

双语教育理论的深入发展，也需要双语教育实践的深刻反

思和深入研究。就教学层面而言，哈尔索尔 （Ｈａｌｓａｌｌ）建

议：（１）发展一个模型来对学生人数的减少进行细致研究；

（２）提供关于浸入式教育方法的持续的教师培训；（３）提

高引进和选取教师质量；（４）提供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多说

的机会；（５）课后多举办与语言相关的活动；（６）要有合适

的课程教材。［９］ （Ｐ１２７）

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困境除了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教学方

面的深入研究外，还体现在法语危机以及双语政策方面。

目前加拿大的法语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多元文化以及外

来移民的增多使得英、法双语政策最终可能成为悬而未决

的问题。移民使得来自其他国家非英法族裔的团体日渐壮

大，并在各省成立了诸如意大利人、华人、越南人、非洲

人等的社区。他们中的一种母语会对目前加拿大的官方语

言模式造成冲击，甚至有可能取代法语成为加拿大第二官

方语言。通过争取国家独立的道路来争取语言的独立是行

不通的。在和平的前提下解决民族与语言的问题，这是加

拿大政局稳定的关键。法语要在加拿大立稳脚跟，法语区

的经济必须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时法语国家联盟也应该在

全世界大力推广法语，提高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而

加拿大政府要想制止魁省的独立，维持现行的双语政策，

必须制定关于双语政策实施的法律，对违反者给予法律的

制裁，同时应该强调英法双语在各省范围内的平等地位，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各省发展法语教育；并实施强制双语

教育 （如法语不及格不能升入高一年级），扩大对法语教育

的投资；鼓励双语文化，将双语作为加拿大的一个强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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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加以推广，培养真正的双语人才，实现真正的双语教育

的平衡发展。［１０］

三、多语国家双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各个国家都会根据社会发展、民族关系的变化，及时

调整语言或语言教育政策。语言和语言教育政策常常是通

过语言规划体现的，语言政策表现了国家或社会团体对语

言问题的根本态度，语言规划则是落实某种语言和语言教

育政策的实施方案。［１］

美国事实上是一个多语国家。美国国内存在１７６种语

言，但却没有一种语言是被美国宪法承认的。近年来，随

着唯英语运动的发展，美国的有些州已经将英语作为了州

内的官方语言。美国双语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四个相互联系

的时期：放任期、限制期、机会期和否定期。很久以前，

欧洲移民来到了美国，这片国土有着各种各样的 “本地”

语。当意大利、德国、荷兰、法国、波兰、捷克、爱尔兰、

威尔士及其他国家的移民群体到达时，美国就已经有了大

约二百种彼此间不能通话的语言。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

直到 “一战”时期，美国人都欣然接受了这种语言的多样

化，并且也鼓励不同语言的存在。那时，语言的多样化被

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并且得到了使用不同语言的宗教

团体、报纸、私立和公立学校的支持。在将德语、英语作

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中可以找到１８、１９世纪美国放任时期的

双语教学实例。１９世纪后半叶，在多数的大城市中，其教

育模式是英语为单一语言的教育。然而，在像辛辛那提、

巴尔的摩、丹佛和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提出了二重语言的教

育模式。在２０世纪初，意大利和犹太移民主要就读于主流

学校。但是，也存在一些 “双语教育”学校，并且它们都

得到了许可。［１１］ （ＰＰ．１９１－１９２）

双语教育的法律和政策的立与废，一直是族群之间、

政治集团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博弈的过程充分反映在这

些国家双语教育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不断变化、动荡中。美

国语言政治的博弈，就是 “自由主义”和 “保守主义”两

大传统之争。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自由主义的社

会背景催生了双语教育事业。８０年代 “新保守主义”的里

根政府认为实施双语教育计划与美国概念背道而驰。双语

教育旨在保护学生的本族语，其结果是他们不能获得足够

的英语进入劳务市场参与竞争。移民大量涌入导致美国人

口族群结构的变化，少数族群比例显著上升， “９１１事件”

促使保守主义成为美国社会政治主流，双语教育事业的梦

魇随之而来。［１］２００２年美国 《双语教育法》被废止，美国

双语教育实践随之终止。

对美国双语教育产生影响的主要事件通过下表体现出

来：［１１］ （ＰＰ．１９１－１９２）

年代 美国，立法／诉讼影响双语教育 影响

１９０６ 通过民族法 第一次立法要求移民讲英语，美国化

１９２３ Ｍｅｙｅｒ对Ｎｅｂｒａｓｋ的最高法院
宪法批准要求提供使用英语进行教学法规，外语的流利程
度同时合法化

１９５０ 民族法修正案 为达到美国化而要求英语读写能力

１９５４ Ｂｒｏｗｎ对Ｂｏａｒｄ的教育 种族隔离教育不合法

１９５８ 国家防御与教育法 促进外语学习

１９６４［３］ （Ｐ１１２） 民权法第６款 法庭裁决都要根据 《民权法》第６款来处理语言歧视问题

１９６５ 中小学教育法 （ＥＳＥＡ） 为满足 “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儿童”的需要而发放资金

１９６８
中小学教育法案修正案：双语教育，权
利７，

为不会讲英语且生活贫困的儿童建立双语教育计划提供资
金

１９７４ Ｌａｕ对Ｎｉｃｈｏｌｓ
确定为英语不熟练的语言少数民族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的
语言教育计划

１９７４
再次确认中小学教育法中双语教育法
“权利”７的权威性

学校用母语对英语不熟练的学生进行教育成为可能，双语
教育被定义为 “过渡型”（ＴＢＥ）

１９７６ 科罗拉多州丹佛的第一学区 建立与取消隔离教育共存的双语教育

１９７７ 成立国家双语教育信息中心 为双语教育提供全国信息中心

１９７８
再次确认中小学教育法中双语教育法
“权利”７的权威性

再次确认对双语教育 （过渡型）资助的权威性， “合格的
人”的标准被取消，引入 “有限的英语水平”这一术语

１９８３ 开展美国英语运动 关于英语在法律、社会及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的争论突出

１９８６［３］ （Ｐ１２０） 英语第一组织成立 支持唯英语立法，反对后来美国总统 《１３１６６号行政命令》
及各种双语教育政策

１９９７［３］ （Ｐ１２０） 儿童英语组织 反对双语教育，该组织于１９９８年成功游说加利福利亚州通
过 《２２７号提案》，禁止在加州实施双语教育

２０００［３］ （Ｐ１２２） １３１６６号行政命令
为拓展英语水平欠缺者的语言服务渠道制定相关方案和指
导原则

２００２［３］ （Ｐ１２１） 双语教育法：中小学教育法废止 双语教育在美国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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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种程度上说， 《双语教育法》是一个 “假曙光”。

从名义上和双语教育项目的某些方面来看，《双语教育法》

似乎给非英语学生提供了学习英语的方法，而且也给他们

提供了维持少数族群语言的教学项目。不过，为维持少数

族群语言而提供教学项目是与 《双语教育法》指导者的初

衷背道而驰的。实际上，根据 《双语教育法》而开发的教

学项目一般都是过渡性的，其目的是在保持学生的家庭语

言作为学校教学语言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英语教学方

法。［３］ （Ｐ１２２）

事实上，在实施 《双语教育法》的３４年中，美国的双

语教育经常遭到人们的攻击。其中部分原因可以被看成是

美国人出于对自己工作和领土的保护。因为双语教育的提

倡者认为，只有少数族群社区的成员才可以教授或管理双

语项目，而且少数族群社区应该控制这些双语学校。许多

双语教育都存在以下问题：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含糊不清

以及评价标准模棱两可。由于政府趋向于把这些双语教育

项目用于弱势学生和弱势学校，所以仅仅发展双语教育项

目不足以弥补多年来对贫困和犯罪的忽视以及由此造成的

萧条环境。虽然美国不乏一些好的双语项目，它们不但在

标准的制定上而且在地方用语的选择上都是成功的。但是，

美国也有许多在标准的制定和地方用语的选择两方面都失

败的双语项目。［３］ （Ｐ１１８）美国担心西班牙语会对英语的

使用发生副作用，所以认为英语处于了濒危之中。美国

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美国有３５００万的西班牙美国人

（Ｈｉｓｐａｍｉｃｓ）或美国的拉美裔人 （Ｌａｄｉｎｏｓ），他们是２０００

万的墨西哥人、３５０万的波多黎各人、１２０万的古巴人和

１０００万来自其他拉美国家的人。具体而言，西班牙语使用

者 （５岁以上）占美国人口的１０％。西班牙语是美国除英

语之外的主要语言。［３］ （ＰＰ．２２６－２２７）按照奈特尔１９９９

的看法，世界上任何一个在地理上孤立的社区只要能够在

经济上自给自足，并在生态上没有危险，社区人数在１５０

以上，那么这个社区所使用的语言在短期内可能都是安全

的。现在世界上有６００种语言的使用者人数不到１５０人，

这些语言可能是最濒危的语言。［３］ （Ｐ２３４）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始终处于语言环境与教育目标的争

论中。这些争论的核心集中在三个方面：（１）唯英语教育

倾向；（２）文化统一性的驱动；（３）对少数民族语言权的

认可。［１２］在这三个方面的争论中，美国很难在政策中指向

一项目标。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

就是这三种力量不断斗争的历史。当这三者中的某一方占

据上风的核心位置时，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重心也随之迁

移。当唯英语教育倾向占据上风时，双语教育的实践就会

受到挫败和打击；当文化统一性的驱动占据上风时，安格

鲁－撒克逊文化的同化主义就会在美国抬起头来。

２００２年之后，虽然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被废止了，但

是在现实中，美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面对课堂中少

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多样性。教育政策制定者要

做的就是对于课堂多样性的接纳与鼓励。事实上，研究表

明美国的家长对于这样一种举动的态度是积极的。［１３］正因

为如此，有学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美国是有语言政策还

是仅仅有民权？”［３］ （Ｐ１０５）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终结的实质

是美国同化主义延续的结果。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缺少真

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面对多元文化的现实，美

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只有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将美国

多样的语言看作 “资源”，才能推动美国走出缺失双语教育

的困境。

四、结语

双语现象产生的双语教育问题十分复杂。当各国的双

语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困境的时候，深刻分析和反思

这些困境及其突破的理路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分析这些国

家双语教育的困境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困境往往与一

国的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的模式与

机遇以及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环境等有着深刻的联系。随着

全球化的更加深入，各国面对着日益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双语教育以其培养双语双文化者的特殊功能，在当代各国

正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双语教育在应对多元文

化社会中展示出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因此，当今各国大都

积极推动双语教育的发展。在应对多元文化的现实中，族

群认同、身份认同、国家认同以及文化认同等理论和实践

仍将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语言政策及其双语教育政策［１４］。

透过语言实践、语言信仰以及语言规划的视角，我们能深

刻洞察各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困境与出路。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英语作为世界语言对各非英语国

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面对英语这一世界性的语言时，

各国的语言政策、双语教育政策、外语教育政策都随之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１４］。总而言之，不论各国的文化传统、政

治传统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有多大的差异，未来各国都必然

会制定完备的双语教育政策。究其原因在于世界的文化多

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双语教育的巨大价值不仅仅在

于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发展一国经济，更大的价值应该是

对于多元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不应只停留在狭隘的

族群认同的范畴内，更要达到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真正认同。

而实现这一目标，双语教育责无旁贷。我们是否可以这样

预设：在未来的国家发展中，哪一国能真正将语言的多样

性看作 “语言资源”，并将其合理有效地应用和推动，哪一

国就能在未来的长远竞争中取得优势。回到当今各国双语

教育的困境面前，我们期待各国的语言政策的制定者怀有

长远的眼光和真正认可多元文化的胸怀去引领双语教育走

出理论和实践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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